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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评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是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
忆、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昆
曲、古琴艺术、蒙古族长调民
歌、宣纸传统制作技艺、侗族大
歌、玛纳斯、花儿、西安鼓乐等
等，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源
远流长。闪小说作为一种新兴
的文学体裁，具有灵活多变的
创作形式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对于非遗的传承与传播具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

非遗与闪小说
叙事融合的可能性

近几年来，内蒙古闪小说
创作社推出的“非遗闪小说”
系列，为非遗与闪小说叙事融
合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一）非遗的叙事特点
非遗的叙事特点主要体

现在其口头传承和表演性
上。非遗项目往往通过口耳
相传的方式，在特定的时间和
空间中进行表演和展示，这种
表演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叙
事。非遗的叙事往往融合了
历史、民俗、传说等多种元素，
通过讲述者的口才和表演技
巧，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
文化内涵生动地展现给受众。

作家刘国琳推出的辽西
影人系列闪小说，把中国皮影
写得惟妙惟肖，从《刁大师》
《箭杆王》《十不闲》《小翠红》
《白小宝》《谭弦子》《甄翰林》
等众多的人物和情节里，读者
仿佛走进了一个皮影世界，在
那里领略皮影的魅力，感受皮
影人的风雨人生。

（二）闪小说的叙事特点
闪小说作为网络文学的一

种形式，具有短小精悍、情节紧
凑、意蕴深远等特点。闪小说
通常以600字的篇幅，通过简
洁明了的语言和生动有趣的情
节，吸引读者的注意力。闪小说的叙事往往追求出奇
制胜、扣人心弦的效果，使读者在短时间内获得深刻
的情感体验和思考。

非遗与闪小说叙事融合的实践价值

（一）融合的契合点
非遗与闪小说在叙事上具有天然的契合点。

首先，非遗的口头传承和表演性为闪小说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和灵感来源；其次，闪小说的短小精悍和
情节紧凑符合非遗传播的需求，能够在短时间内吸
引受众的注意力；第三，非遗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
求与闪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相互补充，共同
构成了融合的基础。

作家连河林的十二生肖闪小说系列，紧紧抓住
生肖特色，挖掘非遗故事，让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吸
引读者。《子鼠·鼠王开会》《丑牛·老牛》《寅虎·最后
的虎威》《卯兔·鹰和兔》等众多篇什，娓娓道来，让
人饶有兴趣地听下去。

（二）融合的实践价值
非遗与闪小说叙事的融合具有多方面的实践价

值。首先，这种融合有助于非遗的传承与传播。通
过闪小说的形式，可以将非遗项目的故事情节、人物
形象和文化内涵，以更加生动有趣的方式呈现给受
众，提高受众对非遗的认知度和兴趣度。其次，非遗
的丰富素材和灵感来源，可以为闪小说创作者提供
更多的创作灵感和思路。第三，非遗与闪小说的结
合可以形成具有独特魅力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

非遗与闪小说叙事融合的技巧

（一）深入挖掘非遗资源
在非遗与闪小说叙事融合的过程中，需要深入

挖掘非遗资源，提炼出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的故事
情节和人物形象。同时，需要关注非遗项目的文化
内涵和精神追求，将其融入到闪小说的创作中，使
作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二）创新叙事手法和技巧
闪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需要不断创

新叙事手法和技巧，以适应非遗叙事的需求。在创
作过程中，可以借鉴传统叙事手法和现代叙事技
巧，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等
方式，将非遗项目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以更加生
动有趣的方式呈现给受众。

（三）强化受众参与和互动
非遗与闪小说叙事融合的过程中，需要强化受

众的参与和互动。可以通过举办非遗主题闪小说
创作比赛、开展线上线下互动活动等方式，吸引更
多的受众参与到非遗与闪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中来，
形成广泛的社会共鸣和影响力。

李富的《留一针》、老李飞刀的《舞台》、刘习鉴
的《书砖》、迟占勇的《悲角儿》、沈运红的《这样也
行》、孙德俊的《祖传》、李素琴的《小满》等等，都是
非遗与闪小说叙事融合的精品。

非遗与闪小说叙事的融合是
一种有益的文化尝试，我们需要将
非遗与闪小说叙事融合纳入到非
遗保护和传承的整体框架中来，形
成更加有效的保护和传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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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2019—2021年，在内蒙古文史馆工作的王
化军被派往离首府呼和浩特几十公里的胡麻营
村，参与村子的脱贫和振兴工作。工作结束返
回单位后，他写出了长篇纪实小说《剥麻收
籽》。《剥麻收籽》写的是新时代新农村脱贫攻坚
奔小康的真实故事。在该书的右上角写着“根
据真实经历改编”。王化军在该书自序中说：

“这部小说源于我的驻村日记”。“友人后记”中
也强调，这本书“是作者经历的真实故事，里面
的人物也是我所熟知的……”。

《剥麻收籽》书写一个重大题材，记录一段
重要历史，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无疑是内蒙古
文学创作中的“重量级”，是新时代文学中的“重
头戏”，对于奏响时代变迁中的主旋律、传播社
会变革中的正能量，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不言
而喻。

在纪实文学中，小说并不多见，长篇纪实小
说更少。因为，既是小说，又要纪实，二者得兼，
思想的拓展、艺术的创新似乎都有点难。没有
拓新不行，偏于一隅也不行。长篇小说反映的，
常常是一段恢宏的历史进程，波澜壮阔的故事
场面，思想与艺术的双重拓新，需要有生活积累
的厚度、发现洞察的深度，也必须有艺术方式的
力度、运用语言的适度。长篇纪实小说《剥麻收
籽》显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艺术创造的实践，不仅
让作品本身焕发了光彩，也使通常意义的纪实
文学形态发生了改变，使作品焕然一新，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纪实小说迭代更新的努力。

《剥麻收籽》全书共47万字，就题材看，以内
蒙古文史馆干部文关来到胡麻营村参与脱贫攻
坚为主线，由此辐射开来，写到周围几个乡的扶
贫脱贫，写到社会各界对农民致富、乡村振兴的
真诚关注和实在参与。具体描述了县、镇、乡、村
干部的工作、群众的状态，生动地描绘了脱贫帮
扶中的步步为营，村中男女老幼的生活面貌。这
一切看来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但王化军在面对
这一题材时，却显现了他的不凡之处。他以百年
来胡麻营村农民自种自榨胡麻油的史实为依据，
以发展村子集体经济为由头，以“剥麻收籽”做书
名，宣示了这本书的题材特征，展开对村子集体
经济的独特思考。从中我们看到，村子集体经济
的本质不仅仅是让农民赚到钱、富起来，更在于
使大家脑子里有自力更生、共同富裕的念头，使
脱贫与自家利益、与村子发展连在一起，用脱贫
濡润人心、激励人志，升华人的精神，鼓起人的干
劲，最终使脱贫攻坚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自觉，
成为新时代农民迫切的精神需求。该书的思想
主题、艺术内蕴由此凸显出来。

至此，作者已经把脱贫攻坚的内在含义、外
在意义呈现得有感有情、有意有韵。然而，作者
的用心并不止于此。作者所要呈现的，更有其深
层的全新的境界和深远的崭新的未来。小说中
写到文关得知，胡麻营村人人都爱用胡麻油拌馅

炒蛋炸糕烩菜，
也有村民开了油
坊，但村集体经
济却是“零”。又
听说别的村有开
杂粮厂、豆腐坊
的，因卖不出产
品无效益可言。
陈旧的观念、刻
板的思路，套住
了村里的集体
经 济 ，投 入 了
钱，白费了力，
剩下的只有美
好 的 希 望——
村民希望有个
好领头，有个好
奔头。这就是
民心、民意。

小 说 写 党
顺应民心民意，向胡麻营村派了驻村工作队，带
领村民精准扶贫，办好实事，逐步推进，实现脱
贫。从文关进村，调查建村历史，到争取企业家
投资，筹建榨油厂、注册“胡麻营”商标，再到建厂
房、库房，配上瓶、箱等包装设施，直到北京销售，
才算有了村里的集体经济，办了一件大事。小说
主题十分明确，期间，县、镇、乡、村主要干部一一
亮相，工作状态也渐渐展现。最先见到的，是腰
带系在微隆肚子上、说话有点急的镇党委书记李
聪明，穿一件淡粉衬衫、白净斯文的镇派驻村干
部沙大旺，还有黝黑脸、寸头、裤子上有许多泥点
子的村党支部书记齐二强等。急性的李聪明见
到文关就即刻带他去了村里的经济林。由此先
引出了经济林需要装围栏、竖在公路旁的广告牌
需要租出去等问题。

没有钱、贫穷，是乡村振兴的拦路虎。脱贫
攻坚，直奔主题，使这本小说的结构十分紧凑。
由第一卷“零收入”，直接转入第二卷“贫困户”，
具体地描述因贫穷而离异、醉酒烫伤胳膊的毛
仁的生活遭遇，详尽地描写因穷困而绝望而消
极抗拒一切帮扶的李占富的思想转变，以个别
表现一般，用特殊揭示普遍，直截了当地写了不
同贫困户的不同情形，恰是曲折有致地写出了
大小贫穷村子的大小由头。乍一看，没吃没喝
没活头，可是，土地在，人在；党的政策在，干部
在。贫穷又从何而来？困境又怎样生成？巧妙
的是，就在“贫困户”这一卷，作者同
时写了一个截了腿、拄着拐、身残志
不残、能靠不想靠的贫困户刘喜顺。
刘喜顺养羊养牛，尽自己的力发展养
殖业。他说：“我不会东阴凉挪到西
阴凉，就等政府的救济粮，我只知道
奋斗就会好过，不奋斗才真正难

过。”作品中的
文关把刘喜顺
的所做所说投
在县融媒体上，
引来了县电视
台长和采访团
队。作者写道：

“刘喜顺火了。”
这样的对比描
述、对照描写，
无论是具象的，
还是抽象的，都
分 外 鲜 活 、鲜
亮。

之后，从胡
麻 营 村“ 建 油
厂”初步建立起
村集体经济，到
公路边广告牌
的出租、村里贫

困户的转变、公益农机站的启用，实际地、实在
地、实质地写出了村子脱贫攻坚的进展、拓展、
发展，步步紧扣，环环相连。恰又在这“扣”“连”
之中，不失时机地插写了有爱心、善心的女企业
家张小五，对乡村脱贫攻坚的无条件配合和无
缝隙对接。

让脱贫不只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作品的主题在小说情节的衍生中进一步深化。
小说接着写到文关与张小五的合作步步踏实、
件件落实。利用胡麻营村的一片空地，调动南
坪乡办养鸡场的资金，联合建设退役军人扶贫
创客中心和红星犬谷，更使乡村的脱贫与建设
现代文明、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相统一。

作家不是孤立地写一个村的脱贫，胡麻营
村与周围的村子衔接着、联系着、影响着，呈现
出乡村的脱贫攻坚必须有大局意识、整体意
识。让所有的读者都体会到，脱贫攻坚，不是一
个村子富起来的小打小闹，而是中国乡村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之路，那就得付出辛苦、
克服艰难，就得有坚定意志、恒久毅力。难得的
是，小说中，这一过程无论怎样的困难重重、挫
折连连，党的政策总是闪着光辉，党的领导总是
指着方向，整部小说主线明朗。

难能可贵的是，小说中的文关，无论走到哪
个乡、哪个村，都不忘帮助乡村少年儿童实现梦
想。先通过让红云镇中心小学的孩子到首府听

交响乐音乐会、发动党校同学向乡村
孩子捐赠乐器，组织了乡村孩子交响
乐团；接着又将白庙乡小学的孩子带
进“专业乐手+朗诵家+孩子们”的公
益演出，使孩子与大人一起受到“光
荣与梦想”氛围感染和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的潜移默化教育。

《剥麻收籽》的创作主题明确，脱贫攻坚，从
贫困户到非贫困户，从老人到小孩，一个都不能
少。党的政策一一落实，党的领导处处体现；群
众路线一一贯彻，群众觉悟处处呈现。而小说
中没有概念化、说教式，每一个人物故事，每一
个故事始末，都顺畅自然、顺乎自然而终究必
然。生活的日常的自然，普遍的平常的天然，加
上意外的时常的偶然，使这部长篇小说显示出
罕见的、少有的思想高度。

一般来说，长篇小说的思想内涵，总是通过
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刻画来展现；而典型性
格的凸显又是通过细节描绘来完成。但脱贫攻
坚是一项群体性的大事情，每一件具体的事都
关乎千千万万人和家庭，不是某个典型人物的
某个作为所能全部概括的。作家采用具体人物
具体描写、不同性格不同展示、相异情境相异铺
陈的艺术方式来书写和表达。或着力地写人物
的某一点，或有意地渲染人物性格的某个侧面，
给人以深刻印象。前者如写贫困户刘喜顺，一
边的裤管是空着的，拄着双拐，却若无其事地越
过河面、吆喝饮水的羊群，又返回河岸、驱赶涉
水的牛群。村里定他家是贫困户，他不当；政府
对他帮扶，他不要。他，以精神的奋发战胜肢体
的残疾，以意志的坚定彰显不屈的人生；后者如
写基层女干部石榴，村里让她联系贫困户李占
富，而李占富拒绝干部来家，不给开门。石榴天
天上门，隔着门板、对着门缝，跟李占富说暖心
的话。终于，李占富开门，沟通思想，帮扶完成。

从整部作品看，作家并没有全力刻画这两
个人物形象，但在特定环境中刻意地专注地写
了这两个特定的人物，又由人物烘托出农民中
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心气，表现出基层干部坚
持党的政策、深入广大群众的正气，渲染出中国
当下农村社会的特定的典型环境。应该说，这
样书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新时代长篇
纪实小说一种创造性的创新、创新性的创造。

作品中，驻村干部文关和女企业家张小五
两个人物形象得到悉心刻画。这两个人物，性
别不同、岗位殊异，但都立足基层、心系百姓，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在这两个人物身上体现得
淋漓尽致。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两个人物形象，
正是国家富强民主、社会文明和谐的特定环境
中的典型性格。

不可忽视的是，作品中对人物的细节描绘，
因为完全来自真实的生活，逼真而传神，切实而
有趣，不仅写得活龙活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还把当时当地的情境、氛围写得有板有眼、有动
有静，人物的心神、事情的格调，都显现无遗。
所以，书中的人物虽然不少，却个个都能认得清
楚、看得分明。

显然，这是一部有时代高度、有思想深度、
有艺术力度的书写新时代新农村新变化的长篇
小说，是一部接地气、有底气、扬志气的好书。

拓展新农村题材 再塑新农民形象
——评长篇纪实小说《剥麻收籽》

◎张锦贻

连绵巍峨的大青山和开阔平坦的土默川平
原，哺育着各民族人民在这里生生不息，孕育着
传统文化的深沉厚重，传颂着光荣的红色革命故
事。在这片热土上，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的土
默特右旗乌兰牧骑（土默特右旗二人台艺术团），
是内蒙古自治区75支乌兰牧骑里唯一一家增挂
二人台艺术团的红色文艺队伍。

2023年在二十四节气中第20个节气——
小雪的晚上，笔者在包头大剧院观看了由土默特
右旗乌兰牧骑演出的大型红色革命舞台剧二人
台《王老太太》。舞台上上演着虽已久远但却让
我们中华儿女刻骨铭心的抗日故事。王老太太
的故事，笔者早已了解，并已参观过她的故居。
王老太太本名乔培玲，1902年，19岁的乔培玲与
美岱召镇河子村的王建业结婚，成为土右旗美岱
召镇河子村王家大院的女主人。该剧就是围绕
这位可歌可泣的革命母亲和她的儿女们，在巍峨
的大青山和土默川平原上的英雄事迹编创而
成。该剧让我们在感受红色革命故事带来的震
撼的同时，也欣赏到了二人台的独特魅力。

将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光荣的革命传统
赓续，是土默特右旗乌兰牧骑这支旗县区级文艺
队伍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探索。

二人台《王老太太》是在一个土默川农村中
每逢喜事必看戏的场景中开场的，喜事就是为
新房上大梁，为此请来了全村的老乡们观看传
统剧目《杨家将》。对于中国人来说，家的意义
之一是要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农村中给新建的
房子上大梁，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和颇具仪式
感的过程。该剧中，当喜庆的人们即将把房梁
抬上顶的时候，却突然传来了日本侵略者的枪
炮声。

对于王家大院这个家庭来说，这个院子首建
于清末，1916年被土匪卢占魁匪部烧毁；后重建
于上世纪20年代，1940年又被日寇所毁。历史
上真实的王家大院先后兴建和被毁，反映出动荡
年代民不聊生的悲惨境遇和人们渴望安定生活
的宿愿，土匪、日寇，一个烧我家园一个欲灭我家
国，从一个小小家庭的生活生存环境上，折射出
那个年代中华民族必将毅然奋起抗争的必要性。

在中华文化中，听戏看戏是一种民族特征十
分鲜明的生活方式。除有着娱乐的功能属性外，
许多创作者将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其中。在各戏
曲种类中，都保留着以历史人物改编的传统剧
目，如《杨家将》《穆桂英挂帅》《定军山》等等。

新房上大梁、看戏，这两者具有中华传统寓
意的生活方式采用了艺术形式的表达，营造了典
型的人文环境，为二人台《王老太太》中人物的塑
造和红色故事的构成做出了合理性和艺术性的
索引。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二人台《王老太太》把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戏剧事件中呈现，成
功地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伟大的爱国情怀在
戏剧演出中激活。

红色革命剧目，是以革命战争年代的人物
和事迹为主要内容而创作的艺术作品，反映中
国共产党人为追求革命真理和取得民族的独立
与解放，展现出来的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不怕
牺牲的斗争精神和崇高的革命品质。可以让观
者再次走近和重温那段红色革命历史。

二人台《王老太太》的人物原型，在当时已是
一位年近六旬的农村老太太，膝下有三儿一女。
她本应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却毅然参加了革命。

家园被毁、家国被蹂躏，王老太太带领大儿
子和孙子、孙女全家人上了大青山，和游击队一
起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生活。她经历了
大儿子王培玉的牺牲、三儿子王如玉的失踪，孙
女王友梅也因在大青山上缺粮少药病饿而死。
失去亲人的打击一次次地压向了她，有人问她：

“你家生活富裕，家大业大，出来受这份罪干啥？”
她说:“死也不当亡国奴，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
就会苦尽甜来，就会过上好日子。”延安来的记者

根据王老太太的经历含泪写下报道《革命的母
亲》，她的故事从此传遍了整个晋绥根据地。王
老太太带领全家参加抗日斗争的感人事迹，在内
蒙古西部地区人民中广泛流传。

根据真实人物和事迹编创的红色革命剧目，
再现了红色革命历史。典型人物王老太太历经
磨难、百折不挠，以她为典型代表，她与家人、身
边的父老乡亲奋起抗日救亡的斗争精神，崇高纯
洁、深邃远大，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
女。我们之所以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迎来中
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归根结底是得益于像王老
太太这些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的英勇奉献。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的土默特右旗，北
靠阴山，南临黄河，在历经多次的移民活动后，中
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在此碰撞交融，适宜
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为二人台的孕育和发展
提供着滋养。

土默特右旗作为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
当地的二人台艺术202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笔者有
幸成为成功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亲历者和见
证者，参与了文本撰写等具体工作，并与数位土
默特右旗文化名家一道，重温着二人台的艺术魅
力及对本地区传统文化的巨大贡献，感受到土默
特二人台的精髓所在，用笔触抒发着对二人台的
热爱。

二人台《王老太太》用本地区方言道白，运用

“夸嘴”等二人台表演形式，对本地区文化和二人
台艺术形式做出极好的诠释，也对人物的塑造提
供了支撑。

对于二人台表演中的方言，有种看法说是阻
碍二人台发展的一个因素。本地区以外的人听
不懂方言，便会难以接受和喜爱。但是，因为二
人台在音乐旋律和唱腔的韵律上，都保留有中华
审美的元素，所以本人感觉二人台表演中方言的
运用，观众在欣赏时并无生疏之感。

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撰写文本时，土默特右旗二人台艺术中的“蒙汉
风搅雪”，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他是与晋陕蒙
等其他地区二人台表演上的一个鲜明之处，也是
成功申报的关键点。同时，这种艺术形式还蕴含
着民族团结的具体而生动的呈现。

从土默特右旗流传下来的传统二人台剧目，
不但有传统带鞭戏《挂红灯》等超出了其他戏曲
种类的表演形式，还有传统二人台牌子曲等音乐
方面的优势，剧情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是二人台在土默川平原流传和被广大人民群众
喜爱的基础。二人台《王老太太》在表演、音乐方
面，需要在深入挖掘传统二人台的特点上加强其
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继承，坚守好守正之路。

中华文化中有着对人生悲剧性现象的思考
和艺术的表达。从很多传统剧目来看，将悲痛转
化为希望和力量，是我们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表
达形式，也是文化自信的表达方式。二人台《王
老太太》的最后一幕，大青山上满天飞雪，王老太
太得知两个儿子为革命相继牺牲、失踪，又亲眼
目睹孙女牺牲，失去亲人的打击一次次地压向了
她，但她像大青山中九峰山上的松柏，不畏风雪、
岿然挺立，唱出了“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的高
亢唱段，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在她心中更加坚定。

二人台《王老太太》这部红色革命剧目，再现
了峥嵘岁月，激发了爱国热情，弘扬了革命文化，
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和推出一批这样
的经典红色革命剧目意义重大，对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弘扬北疆文化将产生积极意义。

壮志凌云向青山
——大型舞台剧二人台《王老太太》观后

◎郑晓峰


